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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上旬，山里的空气明显有了寒意，但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

县谷脚镇茶香村，朱启英还是像之前两三个月一

样，刚过凌晨 5点便钻进了自家果园。随着她的

双手熟练地在树枝间穿梭，被摘下的果实很快就

把她背上的竹筐填了个半满——这是今年最后

一批成熟的刺梨了。

等竹筐完全装满，天也差不多亮了。朱启英

回到家，村里合作社的收果员已提前在院子里等

着她。刺梨过秤、装桶、上车，等朱启英的手机里

收到一笔备注为“水果款”的转账后，收果员就抓

紧时间赶往了下一个农户家。

朱启英今年 46 岁，从小她就知道村里产刺

梨。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从没想过，这种

曾被“嫌弃”的表面覆盖软刺的金黄色野果不仅

能成为茶香村的致富果，还能成为贵州省极具辨

识度的“黄金”产业。

难吃的“维C之王”

“尝尝，这是刚摘的鲜果。”结束一早上的忙

碌，朱启英拣了一颗刺梨递给记者。虽然有心理

准备，但咬开果子后，瞬间充满口腔的强烈的酸

涩气味还是让记者皱紧了眉头。朱启英在一旁

笑得像是善意的恶作剧得了逞。

刺梨偏爱温凉湿润的气候，对土壤要求极

低，能在石漠化地区的贫瘠土地上正常生长。这

样的特性与贵州的地理环境几乎完美匹配。在

该省，从海拔 500 米的河谷到海拔 1500 米的山

地，从黔南州的喀斯特山区到六盘水的乌蒙山

脉，都有大量野生刺梨树分布。朱启英说，在茶

香村后面的大山上，现在还有几棵年龄上百岁的

刺梨树，“树干粗得有碗口大”。

历史上，自明代到清代，不少文献中均有

贵州刺梨的相关记载。早在那时，人们已发现

它有“解暑消食”“生津止渴”的药用与食用

价值。

尽管如此，此前多年，绝大多数刺梨只是在

贵州的土地上自生、自灭。除了偶尔用来泡酒和

做药材，人们似乎再想不出可以拿它做些什么。

这一方面是因为刺梨“娇气”，在缺乏保鲜和加工

技术的年代，摘下的果子放到第二天就会开始变

质。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就是它酸涩的口

感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

“这果子确实太难吃了。”朱启英说，在她小

时候，刺梨甚至被孩子们当成一种惩罚手段，“谁

玩游戏输了，谁就得吃刺梨”。对于农民来说，由

于不能像玉米、烤烟等作物一样稳定地换来收

入，刺梨就像是一种随处可见但又可有可无的

“边角料”。

然而，刺梨的价值绝非“边角料”可比。

20世纪 40年代，受战争影响，浙江大学西迁

至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以此为契机，时任该校

农学院教授的罗登义带领学生对西南地区 170

多种水果蔬菜进行了营养成分研究。其中，刺梨

样本的检测结果让所有人都感到吃惊：每 100 克

鲜刺梨中，维生素 C 含量高达 2000 毫克以上，是

猕猴桃的 10倍、柑橘的 50倍。

随着罗登义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刺梨在学

界受到了重视。贵州大学农学院教授、国家林草

局刺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安华明很了解

那段历史，“当时罗登义已明确指出，食用一颗 20

克的刺梨鲜果，就能满足一个成年人每日对维生

素 C 的需求”。刺梨也因此被冠以“维 C 之王”

的称号。

战争年代，民众与官兵普遍营养缺乏，罗

登义不仅积极呼吁大家每日适量食用刺梨，还

带领学生采集刺梨鲜果，干制后捎往前线。不

过，受限于各种主客观条件，此后多年里，刺梨

的“ 宝 藏 ”之 处 并 没 有 真 正 受 到 大 众 的 广 泛

关注。

“这东西种了谁会买？”

寻访野生刺梨，是安华明和他带领的研究团

队每年的例行工作，也是贵州大学农学院延续多

年的传统。

自刺梨富含维生素 C的属性被发掘后，对它

的研究虽一直在推进，但直到 20世纪 80年代初，

刺梨仍是以野生为主，产量低、品质杂，没有形成

规模。

1984年左右，当时的贵州省主要领导提出要

通过人工栽培、发展优质品种，把刺梨做成产

业。在政策与经费的支持下，贵州大学农学院的

多位专家带队开始在贵州全省调查和收集野生

刺梨资源。

“他们背着背包，拿着铁锹，从黔东南的苗寨

走到黔西北的彝乡，只要听说哪里有好的刺梨

树，就往哪里跑。”安华明到贵州大学后，听前辈

讲过不少他们为刺梨历险的故事。有一次，为了

找到一种果实大、口感稍好的刺梨，寻访人员在

毕节的深山里迷了路，一路靠着野果充饥，走了

两天两夜才重新见到人烟。

科研人员从各地挖回刺梨苗木后，又经过长

时间种植、筛选、驯化，成功培育出了刺梨“贵农

1 号”“贵农 2 号”——这是刺梨第一次有了适合

人工规模化种植的品种。

差不多也是在那时，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

刺梨富含维生素 C 的特点。随着健康知识普

及、大众相关意识萌发，“天然营养食品”在市场

出现并逐渐有了一席之地。捕捉到这一趋势，

茶香村所在的龙里县在 1986 年成立了贵州省首

个县级刺梨开发办公室，计划推动刺梨种植基

地建设。

在朱启英小时候，她的父母曾种过两亩刺梨

树——那是县政府反复宣传并提供相应补贴的

结果。刺梨要成产业，首先必须依靠农户扩大种

植面积，但绝大多数农民一听说要种刺梨，第一

反应都是摇头，“这东西漫山遍野都有也没人要，

种了谁会买？”

农民们的问题，现实但直击要害。刺梨开发

办成立后，龙里县曾先后成为贵阳一家食品厂和

酒厂的刺梨供应地，但由于原料品质不稳定、企

业市场运营能力不足等原因，相关合作没能持续

下去。朱启英记得，有几年刺梨成熟后，父亲总

要挑着担子去县城四处卖果。偶尔有酿酒的小

作坊愿意批量收购，出价还都不高。“有补贴托

底，种刺梨不至于亏本，但也没什么赚头，村民们

自然没多少积极性。”再后来，朱启英就没怎么见

过父母打理那两亩刺梨地了。

相似的零敲碎打式的发展也出现在贵州省

其他刺梨产区。那段时期，大部分刺梨产品生产

企业的年加工能力不及 1000 吨。规模受限，刺

梨也就难以被市场所注意。

2005年，安华明在浙江大学获得农学博士学

位，他的毕业论文研究的就是刺梨。到贵州大学

任教后，他本计划在刺梨产业大施拳脚，但现实

却迎面泼来了一盆冷水——有好几年时间，没有

一家企业主动愿与他合作开展有关刺梨的科

研。安华明说，无奈之下，他一度转行去研究贵

州农民普遍种植的猕猴桃和柑橘。

龙里答案

在茶香村里转了一圈后，两辆汽车满载包括

朱启英在内的多位村民当天摘下的刺梨鲜果驶

向龙里县城。它们的目的地是该县最大的刺梨

加工企业——恒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几个

小时后，这些鲜果就会变成刺梨原液，并送进冷

库锁鲜备用。

恒力源，是“刺梨卖给谁”这一问题的龙里

答案。

2000年，退耕还林工程开始在贵州试点。由

于刺梨树“耐贫瘠、固水土”的特点天然契合土壤

石漠化治理需求，龙里县决定再次发力推广刺梨

种植。这一次，因为有了退耕还林相关政策带来

的更可观的补助，再加上经贵州大学科研人员多

年优化的刺梨种苗已更加适宜规模化种植，许多

农民都加入了种刺梨树的行列。

此后十多年，随着当代人对健康饮食的重

视程度日益提升，贵州省委、省政府也越发意识

到刺梨产业的潜力。2014 年，贵州第一届刺梨

产业发展推进大会在龙里县举行。2015年 1月，

贵州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贵州省推进刺梨产业

发展工作方案》，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

刺梨越种越多，但销售渠道不畅的问题依然

存在。为解决这一矛盾，2015 年，龙里县相关负

责人找到在当地做了多年板材生意的福建企业

家李秋官，希望他能帮忙引入加工、销售刺梨产

品的企业。结果，深入了解了刺梨的营养价值和

在龙里县的种植情况后，李秋官决定，干脆以生

产刺梨饮料为切入点，自己干。

当 年 ，“ 为 刺 梨 而 生 ”的 恒 力 源 公 司 就 成

立了。

公司副总经理李招经历了恒力源从无到有

的全过程。管理层没人干过食品行业，就用优厚

的待遇从知名饮料企业挖来技术总工程师。刺

梨 8 月开始成熟，为了赶在那之前投产，光是加

急定制、安装产线设备，公司就多花了不少钱。

当时市面上的刺梨原液大多是直接压制，制成饮

料后较为浑浊，没有卖相，公司就引进了先进的

德国陶瓷膜过滤系统，经过多道工序，分离出清

澈透亮的刺梨原液。针对刺梨酸涩的口感，研发

人员反复把配方调整了几十次，才最终确定了刺

梨原液的添加比例。

即便如此，当李招喝到企业生产的第一批刺

梨汁成品时，心里还是没底：这样的饮料真的能

被市场接受吗？

2016年底，首批约两万箱“恒力源”牌刺梨饮

料投放市场。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

月，产品就卖光了。“经销商反馈说，我们的刺梨

汁口感均衡，价格也亲民，走货很快。”李招回

忆道。

试水成功后，恒力源公司逐步提升了收果量

和产量，很快，这个品牌的刺梨饮料不仅在龙里

县大小商场里随处可见，还陆续销往贵州其他地

区。“它就像是县里的新特产。”朱启英说，好几次

在外地，听说她来自龙里县，人们首先想到的就

是恒力源刺梨汁。

也就在那几年，长大后一直在外打工、做小

生意的朱启英意识到，曾经被自己扔着玩的刺梨

已“不似从前”了。在与丈夫商量后，夫妻俩决定

回到茶香村，专心种植刺梨。

干农活从来都是辛苦的。刺梨果实怕晒，

一到采摘季节，朱启英和丈夫每天都要抢在太

阳升起前下地摘果。除了通过村里的合作社稳

定地将鲜果卖给恒力源公司外，夫妻俩还对外

加工、出售刺梨原液、果脯。遇到客户多的时

候，他们从早到晚要榨几百斤刺梨鲜果。“胳膊

常常酸得抬不起来。”朱启英说，“但收入可比在

外打工翻了好几番”。

随着更多刺梨加工企业在龙里县投产，像朱

启英家这样规模化种植刺梨的农户也越来越

多。据估计，2025年该县刺梨产业综合产值有望

达 到 3.5 亿 元 ，带 动 种 植 户 户 均 增 收 4000 元

以上。

经过多年摸索，“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这

条产业化的道路，终于在龙里县走通了。

资金不是问题

市场的变化，很快在科研界也有了体现。

据安华明回忆，大约在 2010 年，开始时不时有企

业家专门为刺梨到贵州大学农学院拜访、咨

询。随后几年，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人直接

带着样品堵在实验室门口，碰到科研人员就拉

着人家聊上很长时间。”安华明说，不少企业家

还反复强调，只要有好技术、好产品，资金不是

问题。

在贵州省为推动刺梨产业发展频频出台政

策的同时，贵州大学农学院相继培育成功了刺梨

“贵农 5号”和“贵农 7号”。与此前的刺梨“贵农 1

号”和“贵农 2号”相比，新品种的涩味明显减弱，

产量也更为稳定，从而破解了我国缺乏优良刺梨

品种的难题。

得益于多个有利因素叠加，2015 年至 2018

年间，贵州的刺梨产业进入了爆发式增长阶段。

相关企业加速落地，黔南州、六盘水市以及遵义

市等主要产区刺梨苗木一度供不应求。“最多的

时候，‘贵农 5 号’和‘贵农 7 号’在全国推广面积

达到了 180 多万亩。”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张万

萍表示。

根据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披露的数据，

2025 年该省获生产许可证的刺梨加工企业已有

109 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35 家，综合产值有望

超过 100亿元。

经过近 10 年的快速发展，刺梨加工早不是

只有“刺梨汁”这一个选项。在六盘水市，贵州初

好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年加工能力达到 12万

吨，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刺梨加工厂。目前，该公

司已陆续推出刺梨气泡水、果酒、保健品等 20多

种产品。在龙里县，刺梨粉、润喉糖、护肤品等也

出现在了商场货架上。

刺梨精深加工和产品创新，离不开科技支

撑。在贵州大学农学院的刺梨种质资源库里，保

存了 380份来自全国各地的刺梨样本，还有 1000

余份杂交、诱变的群体材料。“这些是刺梨产业的

‘基因宝库’，有了它们，我们就能根据市场需求

培育出更多的刺梨品种。”张万萍说。

除了与企业展开合作，把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同样是刺梨科研人员重要的工作内容。

茶香村就是安华明和他的科研团队常去的

刺梨规模化种植点之一。在那里，针对土壤改

良、扦插时间、苗期管理等关键技术环节，他们会

为村民进行现场讲解和示范。朱启英是安华明

的“农民学生”之一，“跟着他学，我家 80 亩刺梨

树的果实产量和品质都提高了不少”。

科技力量的加入还延伸了茶香村的刺梨产

业链。由于农户育苗技术成熟、多优质种苗，茶

山村成了贵州主要的刺梨苗产出地。2015 年至

2017 年高峰期，茶香村刺梨种苗销量连续 3年突

破了 5000万株。

贵州省刺梨行业协会数据显示，今年该省刺

梨年产鲜果 40万吨左右，保底收购价每斤 2元以

上，仅售卖鲜果一项，种植刺梨的农民直接收益

约 17亿元。

贵州的味道

贵州大学农学院门口，罗登义的半身雕像被

放置在很显眼的位置。在这位“中国刺梨之父”

去世 20 多年后，那颗被他从大山里发掘出来的

小野果已成为了贵州省的一张大名片。

现在，在贵阳的大街小巷，刺梨是出现频

率很高的元素。咖啡店里，刺梨美式咖啡受到

年轻人的追捧；夜市里，刺梨冰粉成了摊主的

招牌商品；伴手礼商店里，刺梨汁、刺梨干销量

可观——对外省游客来说，那代表着带得走的

贵州味道。

作为贵州大学农学院第三代刺梨研究者，安

华明亲历了刺梨发展为百亿元规模产业的全过

程。不过，欣喜之余，在他看来，受制于口感，刺

梨在贵州以外的地区尤其是一线城市的被接受

程度还不够高，“许多人尝鲜满足好奇心后，便不

再复购了”。

类似的感受，经常跑市场的李招也深有体

会。“刺梨在贵州已家喻户晓，但在外地，不少人

甚至没听说过它的名字，更不用说了解它的好

处了。”

为了加快刺梨“破圈”，2019 年，贵州将其列

为该省十二大特色产业之一，通过招商推介、跨界

融合等方式，对外展示刺梨文化。今年 6月，“贵

州刺梨”入选国家级传统优势食品产区和地方特

色食品产业培育名单，公共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在恒力源和其他刺梨加工企业，社交平台成

了外界了解刺梨的重要渠道。李招说，通过拍摄

和发布刺梨种植、收获、加工的短视频，企业不仅

呈现了刺梨产品生产过程，更讲述了产品背后的

故事，“不少网友因此了解了刺梨并愿意多次下

单购买”。

在罗登义雕像的正对面，是安华明团队的校

园试验基地。只要在学校，安华明每周都会去基

地里看看培育中的刺梨苗，“持续改良刺梨品种，

是这一产业能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再过不久，安华明团队研发的一款高糖低酸

的刺梨新品种将进入区域试验阶段。“我们跑遍

了全国有野生刺梨分布的省份，前后花了 5年时

间，才最终实现了培育目标。”

除了改善口感，在“富含维生素 C”之外挖掘

刺梨其他营养价值，也是当下的科研方向。已有

研究表明，刺梨内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多种矿

物质及维生素，具有降血糖、降尿酸等功效。“据

此，相关的保健品和药品已在研发之中。”张万

萍说。

在试验基地里，像朱启英一样，安华明也递

给了记者一颗刺梨。只是这一次咬下去，涌上记

者舌尖的不再是标志性的酸涩，取而代之的是一

股清甜的口感。

从涩到甜，是 80 多年里刺梨味道的变化，也

是这一路上与这颗小果子打交道的人感觉的

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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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一家刺梨加工企业的员工在展示刺梨饮品。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在恒力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正在筛选刺梨鲜果。
受访者供图

朱启英在晾晒刺梨果脯。
受访者供图

9月初，刺梨陆续成熟，茶香村的村民在采摘果实。 新华社记者 杨文斌 摄

安华明在贵州大学内的刺梨苗圃查看刺梨
生长情况。 受访者供图


